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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来自你我身边，发

生在上海少年身上的真实故事。

团市委去年完成的一份关

于本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情况的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的初

次不良行为集中在小学高年级

至初二阶段出现，而所有的起

点，可能并不起眼——也许只是

一次逃课、一次打架、一次和父

母的争吵……更令人心痛的是，

曾有父母以偷窃为生，竟教唆亲

生女儿去偷拿营业员手机，而那

个被女警察抱在怀里哄睡的“嫌

疑人”，才4岁。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后

期追溯才发现这些萌芽，如果在

当时那个时间节点，就能够去拉

一把，做一些阻断，一切可能会不

一样。”这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的心

声，也是很多从事青少年权益保

护工作者的共同期待。

好消息传来！经充分调研和

数十次修订，《上海市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条例》从今天起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作为我国未成年人

司法制度的发源地，上海将30余年

来在不良行为早期干预、涉罪未成

年人考察帮教、社会力量协同参

与等积累的探索经验，第一次以法

律形式的固化，为成长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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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梓华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上海公安、检

察院、法院、共青团等单位先行先试，首

创的诸如“社会观护”“合适成年人”“心

理干预”“回访帮教”等举措，不仅在被

全国立法中采用，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全国第一个

“少年起诉组”、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少年

警务机构“少年科”……在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工作中，上海始终创风气之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懈可击。以

往，受到年龄的限制，一些年轻人在犯

了轻错之后无法得到及时的司法处遇，

只能“教育几下，放回去”，不断重复错

误行为，造成了“劣势叠加”。由于未成

年人主体的特殊性，其在整个刑事司法

制度中均与成年人作差异化对待，这就

要求有一部统一的地方性立法来统筹

协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从去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后，这样的呼声就更加强烈。

用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

办公室社工处处长苏玉峰的话说，《条

例》通过完善“社会服务一条龙”和“司

法一条龙”建设，为青少年编织起一个

严密的守护网络。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专

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也全程参与

了《条例》的出台过程。第九检察部副

主任顾琤琮介绍，为了充分整合检察机

关内部未成年人保护的力量和资源，上

海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确立未成年人

检察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合

一”办案模式。《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明

确和细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

履职方式等，更明确和细化了各单位、

各部门的职责，检察机关由此可以开展

更精准的法律监督，避免“踢皮球”，互

相推诿，从而人为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监

管的真空地带。

记者看到，《条例》共分“总则”“预

防支持体系”“预防犯罪的教育”“对不

良行为的干预”“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

治”“对重新犯罪的预防”“法律责任”

“附则”等8个章节。当青少年遇到困

境时，社会各方该履行什么义务，该做

出什么反馈，都规定得“明明白白”。

比如，关于“校园欺凌”现象，《条

例》第41条对学校的责任明确规定

——“学校应当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

会，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

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

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接受学生欺凌事

件的举报与申诉，及时开展调查与认

定。学校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应当

根据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管理教育措

施；可能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告。学校应当及时将学生欺凌

事件的处理进展和处置措施通知学生

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涉及学

生隐私的，应当对相关信息予以保密。”

一些年轻人在犯错之后由于缺乏

继续关爱和持续帮教，以致再次犯错。

《条例》专设第六章“对重新犯罪的预

防”，引导迷途羔羊不仅重回正道，并且

能够安身立命。其中，第51条提到，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开

展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并可以依托

符合观护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等建立社会观护基地。第55条规

定，若有接受社区矫正、刑释解矫的未

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和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都

“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

行政部门做好安置帮教工作”，并强调，

这部分年轻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

面依法享有和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

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司

法行政及教育、民政、卫生健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协同配合，落

实或者解决他们的就学、就业问题。

记者细数后发现，整部条例中，出

现“父母”27处，“公安”26处，“检察”14

处，“教育部门”12处。可见，作为孩子

与生俱来的第一监护人，“父母”的职责

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比如，《条例》

第57条强调，“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通

过告诫书、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

令等形式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督

促其履行监护职责。”

此外，从第44条到第49条，《条例》

共有6个条款首次对“专门学校”的保障

措施、主管部门、师资和社工配备、就读

要求等进行全面阐述，这也是《条例》的

一大亮点所在。今后，未成年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多次实施

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拒不接受或者配

合矫治教育措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

同意，教育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

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条例》是上海

地方法规，但立足长三角一体化背景做

出了新的探索。《条例》第8条规定，“本

市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共同建立

健全长江三角洲区域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工作联动机制，推动开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工作交流和合作，加强相关工作

经验和信息共享。”

就像是一种巧合，从2004年2月18

日上海成立全国第一个专业的青少年

社工机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

事务中心，到今年2月18日《上海市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经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时间

不多不少，过去整整18年。

目前，上海共有约700余名青少年

事务社工，来自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

事务中心、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上海

茸城社区平安服务社、上海嘉园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上海启贤青少年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这5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服务覆盖上海全部16个区。

黄旦闻笑言，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工作的一股中坚力量，18年过去，青少

年事务社工也迎来了自己的“成年礼”。

“其实，至今仍有人不理解，社工究

竟是做什么的。”黄旦闻说。事实上，简

而言之，社工是那样一群人——用自己

的倾听、陪伴和专业技能，让少年黯淡

的生命，重新透进光。《条例》第一次完

整地建立起一个立体的体系，为社工的

工作范围、职责内容标明“坐标”。

“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委托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可

以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未成

年罪犯、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司法社会服

务”“实施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如果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学校可要求接

受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

业人员的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从

这些条款中，黄旦闻和她的社工小伙伴

们读出了“暖”意——他们18年的工

作，被越来越多人认可了！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现象，

社工们正在尝试着将服务端口不断前

移，贴近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从去年9

月起，宝山区教育局和阳光中心选取宝

山区10所学校开展“联校社工”试点。

在这些学校，教师办公室旁，有一间“学

校社会工作站”办公室属于社工。

从那以后，阳光中心宝山工作站社

工孙怡一周有三天在学校度过。令她有

些意外的是，通过一次普通的测试，她发

现了高中生内心的“隐秘角落”——一个

班级40名学生中，竟有30人在抗逆力、

自我发展、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不尽如

人意。从表面上看，班级表现出来的情

况只是“不够活跃”，但孙怡察觉到，十七

八岁的大孩子们，正在经历一场成长危

机。若不及时干预，伤害自己或者他人，

并非没有可能。一旦遇见不良朋辈，“乖

乖女”走偏也不无可能。

“不批判”“愿意听”“不带有主观的

判断”“从兴趣爱好入手”“树立目标”“关

系修复”……孙怡说，要说社工工作的秘

诀，就浓缩在这儿了。社工们也向家长

发起邀约——一起参加社区沙龙，了解

青少年心理特点，平心静气和冷战已久

的孩子面对面，共同制订《家庭公约》。

避免“踢皮球”，多部门各司其职

别
让
一
次
打
架
毁
了
一
生

小乐原本家境良好，然
而，随着父亲生意失败，母亲
忽然病逝，小乐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法在
家中得到温暖的他，无心上
学，结识了不少游手好闲、花
钱大手大脚的朋友。虚荣心
作祟，小乐铤而走险参与盗
窃，并最终被公安机关抓捕。
小龙父母离异，姐姐出

嫁，父亲忙于打工顾不了
家。小龙的童年时常是一个
人拿着鱼竿在小池塘边度过
的。他听说电捕鱼可以赚
钱，便也想试试，却并没意识
到非法捕捞水产品已经违反
了法律。
小南自觉朋友众多，一

次，两拨朋友间产生龃龉，小
南起初还寻思着看个热闹发
个朋友圈，又想去劝架，不知
怎的头脑一热，最终加入了
争斗，等清醒过来面对的已
经是一份关护帮教协议……

▲

相关单位举行30余

场立法调研会，为未成

年人权益保驾护航

发挥社工价值，让更多孩子被“看见”

■ 长宁区新泾三村社工点，社工为其服务的青少年送上课外读物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